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金瓶梅》女性悲剧原因初探

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期，中国明代史上出现了一部令人瞩目的艳情小说《金瓶梅》，它由兰陵人笑笑生所作，成书于历历十年（公元1582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被当时学术界权威张竹坡先生称为“第一奇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并列被称为“四大奇书”。

在《金瓶梅》之前，作为描述对象的女性在长篇小说中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地位。《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中不是没有写到女性，但最多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和点缀。可《金瓶梅》就不同了，女性形象开始成群结队地走进这部长篇小说。女人世界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离开了女性和她们的活动，《金瓶梅》所构建的艺术大厦就将坍塌。这部由笑笑生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描绘出了一个充满生机、色彩绚丽的女人世界，这是作者杰出的艺术创造。然而这并不是说明作者妇女观的高明，当女人的生活被文人摄入他们的艺术视野之内，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角色没有变。重视了她们的存在，却又更鲜明地显现她们的轻贱和卑微。恰恰如此作者笔下的妇女仍然只不过是满足男人淫欲的玩物和生儿育女的工具。《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女人世界，一个充满污秽、罪恶和血泪的悲惨世界，是一个生命和才智被毁灭的世界。在这些妇女世界里无不充斥着辛酸苦辣的悲惨命运。《金瓶梅》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腐败、官商勾结以及封建礼教的束缚是《金瓶梅》所塑造妇女悲剧的根本原因。

1、小说虽然以宋朝为背景，但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思想倾向确有鲜明的明朝后期时代特征，明代后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成为最大的社会弊端，这些黑云笼罩着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使她们无法摆脱黑恶势力的重压而走向悲剧的深渊。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清宋巡按，福寺饯行遇胡僧”，写风流的蔡御使在西门家作客受到优厚待遇，还得了两歌妓陪夜，对他的种种非法要求，西门庆无不一口应承。第三十回“莱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喜加官”写权倾朝野的蔡太师，也因收了西门庆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做了一笔权钱交易。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东京庆寿旦，苗员外杨州送歌童”写太师过生日之时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了这位携大量现金财物来认干爷的豪商西门庆，封建国家机器在西门庆等商人的金钱诱食下，已失去其原有的运转能力，为他所用。西门庆正是在这种保护伞下肆意地欺压、玩弄妇女的，乃至第五十七回“道长老募修永福寺，薛姑子动拾陀罗经”他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汗飞鹅，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西门庆在害死武大以后却逍遥法外，还取了潘金莲为妻，连英雄武松拿他也没有办法。可是他娶了潘金莲后不把她当人看，而只不过是泄欲的工具。如十二回“潘金莲私仆受辱，刘理星厌胜求财”发现潘金莲和小私偷情后竟把她脱光衣服用鞭子抽她，可见他对女人的态度是多么的淫邪残忍。再有宋惠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致死，这种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可西门庆都享受了一辈子荣华富贵，他最后纵欲而死也只不过是一种“快乐的死”，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的政治确实格外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统治者道德彻底失去信心，不再想象它能够约束社会统治阶层，在这种强大的腐朽政治势力压迫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必然走向悲剧结局。

另外，《金瓶梅》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对妇女的迫害，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女性的普遍弱点，主要是金钱对女性的扭曲。如五十六回“西门庆周济常时节，应伯爵举贱小秀才”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你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房子没闷住，吃这般懊恼气，你平日里只认得西门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济也做了瓶落水。可是当他得到西门庆周济的十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孔方兄……你早些来时也不受这淫妇的气了，他的妻子也立刻陪着笑脸道，“我的哥，你难道怨了我？”，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女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和可怜，如果封建时代女性不摆脱金钱的诱惑，那么她的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

2、封建社教的禁锢和正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佛教的盛行。在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背景下作者不可能让这些放纵情欲的女性有一个喜剧的结局。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和正统文化思想，决定了女人在生活中的位置。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文化思想，是歧视和轻贱女人的，孔子云“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女主内男主外，这被视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男人们征战杀场打天下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女性自然派不上用场，又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本的宗法制度社会，妇女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贤妻良母成为社会所肯定的和赞美的妇女典型。可是《金瓶梅》所塑造的妇女形象清一色的情欲饥渴并且任由其膨胀，并不择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情欲的形象，到头来成为西门庆泄欲的工具从而走向悲剧的深渊。如李瓶儿背着丈夫花子虚和西门庆偷情。当西门庆受杨戬事牵连时，把她给忘了以后，又趁蒋竹山借给她看病之机和蒋竹山勾搭成奸。又如潘金莲看到武松后就想勾引，被拒绝后整天搔首弄姿勾引街上浮浪子弟，偶遇西门庆便不顾一切与之勾搭成奸，并宁愿背上一个谋害亲夫骂名也要嫁给西门庆，这些行为虽然有作为女人生理上的合理要求，但是她们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同时因为作者受到几千年封建正统儒学思想的影响也不可能给她们写成一个好结局。这种悲剧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男尊女卑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所以她们的追求是悲剧性的。

另外社会上一些男人（包括现代的男人）对淫妇荡妇有一种畏惧心理，也不可能使这些妇女得到善终。

兰陵笑笑生让武松的复仇行为暂时受挫，并且给西门庆一个“好死”，这些情节安排的主要目的，都为了显示出潘金莲的“淫”，而在这六、七年“枕边风月”的描绘中作者除了大量引进“房中术”、“胡僧药”以增加可读性外，另一面，他却亦步亦趋地和他所塑造的这些“淫妇”形象做心灵的搏斗，在这场搏斗中，作者明显地浅露了大多数中国男子对“淫妇”内心深沉的恐怖。《金瓶梅》中，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潘金莲还未许配给武大郎前，由张大户收用，张收用了金莲之后身上不觉染了五项病症：一腰便添疼，二眼便添泪，三耳便添聋，四鼻添涕，五尿便添滴。还有诗曰：“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丈剑斩遇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这样描述在书中四处可见，而且它同时也传递一个讯息：女人（尤其是淫妇）是可怕的。从医学角度看，性行为不会添病也不会叫你骨髓枯的，但作者（也包括了多数中国男性）却主观认为如此，而且大肆渲染这就表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惧怕。由此可想而知潘金莲最后还是被武松所杀为兄报仇的合理性。

3、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及缩影，演绎着世事的变迁和人生的悲欢。托尔斯泰老人在《安娜·卡列尼列》的序中说幸福的家庭总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而家庭生活的不幸是《金瓶梅》女性悲剧产生的不可获缺的原因。

潘金莲的不幸和她所在家庭生活分不开的。首先她因为穷，被卖到王招宣府里，为满足富贵人家的享乐而学弹唱。在王招宣府里生活没有细写。但小说后面情节写到招宣府中的林太太公然把西门庆招到府里通奸为例看，就不难说明她幼小年纪“就会描眉画眼、乔模乔样”。后来十八岁就被张大户收用。可见潘金莲所以成为淫妇是和她在招宣府受到的渲染和最初的家庭性教育不可分的。潘金莲嫁给武大郎后的家庭生活也是不美满的。一是武大郎人称“三寸丁、古树皮”容貌丑陋，形象猥琐，性格懦弱。这与她是不相配的，这婚姻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她不满、怨恨，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喊：“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的货？”二是自从嫁给武大郎后作者对她们的夫妻“性”生活没有做任何的描述，而与西门庆偷情却做大量细致的描绘，这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武大郎是不是真正的男人值得商榷。这样说来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性欲极强，从小就会搔首弄姿的淫妇来说，就不要怪她要红杏出墙。难怪她遇到英俊潇洒的西门庆就要迫不及待的嫁给他，潘金莲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奋力反抗，她的反抗是合理的。可叹可悲的是她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却同她的奴隶身份不相称，嫁给武大郎后她的命运还是紧紧抓在张大户手心里。她要追求幸福，社会却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更剥夺了她选择爱情婚姻的自由，她的反抗是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的。

李瓶儿嫁给了花太监之侄花子虚。她的婚后家庭生活并不如意，丈夫花子虚又是一个习性浮浪的花花公子，每日行走妓院，眠花宿柳，时常是三五夜不归家。但与潘金莲不同的是，她有钱，日子过的不错。但她需要一个爱她的男人，她真心地希望得到一个人妻所应该得到的关爱和性的满足。花子虚没有能够给她这一切。她内心孤寂苦闷，所以她背着花子虚同西门庆偷情，她的内心孤寂、情欲饥渴，西门庆让她得到了满足，最后气死花子虚，嫁给了西门庆。踏进西门家这个妻妾争宠的大门。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说家庭生活不美满是李瓶儿走向悲剧深渊的导火线。

春梅是西门庆家的一个丫头，她从西门家长大的，所以她所受的教育不外乎淫乱、纵欲，所以她的特点就是“淫”，她的淫行是西门府那个罪恶之家给她的，她做了守备夫人后，仍与陈敬济保持奸情，以后淫行不可收拾，最后是死在年仅十九岁的一个看门家丁周济身上。这是她悲剧所在，她的堕落和毁灭，全是西门庆家教，她虽然风光一阵，但她仍是悲剧性的，而根源就是她所在的那个家庭。

二、在西门庆家的妇女们上演着一出一出妻妾争宠的悲剧，也可以说争宠是她们悲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金瓶梅》的作者是从负面来表现女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活力的。她们围绕着男人，互相嫉妒争宠，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目的只不过是求得稳稳当当地占据一个被西门庆宠爱的位置而已，生活追求本身就是悲剧性的。

1、争宠是潘金莲的悲剧所在，潘金莲是到了西门府才真正登上了人生历史舞台，她凭借她的聪明机敏，准确地判断自己的身份地位，进而实现压倒一切女人的理想，最重要的是笼络讨好西门庆，争得他的宠爱。她在妻妾争宠中几乎发挥出了她全部的聪明才智，各种手段都施展出来，对西门庆，她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一面卖弄风情，尽力满足他的淫欲需求，百般献媚曲意奉迎，什么污秽和卑贱的行径她都可以心甘情愿地干出来。另一方面，她又极有分寸地对西门庆进行管制，以致于西门庆有时有点怕她。她对西门庆态度什么时候软，什么时候硬，心中有数，分寸掌握得十分准确，可见她过人的心计、胆识和手段，但是这样做只不过是争得宠幸，满足她的情欲，这其实就是一种悲剧。

对跟她竞争的对手，她毫不留情，施用了极其阴险狠毒的手段去打击陷害。一是对宋慧莲，二是对李瓶儿。按身份地位，宋慧莲远不构成对她的威胁，但从第二十二回“西门思淫来旺妇”描写宋慧莲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性聪明善机变，并且她还会卖弄风情，很快迷住西门庆，当潘金莲感到地位受到威胁时下决心要铲除她，第二十六回，“来旺递解徐州，宋慧莲含羞自溢，”潘金莲抓住机会挑拨西门庆设计陷害宋丈夫来旺，来旺被发配徐州，宋一气之下自溢身亡，潘金莲不露声色置宋于死地。

李瓶儿受到西门庆特别宠爱，又为西门庆生了一个儿子，因而威胁潘金莲的地位，引起了她强烈的妒恨。目标首先落在李瓶儿的独生子官哥的身上，她三番五次惊吓，最后用最狠毒的方法害死了官哥，活活地将李瓶儿气死了。在残酷的争宠斗争中，藩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她的胜利并未改变她的悲剧人生。她拼命追求的不过是取得被男人玩弄侮辱的地位，成为男人发泄淫欲的工具。所以争宠是潘金莲悲剧命运的一个方面。

2、得宠是李瓶儿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李瓶儿在西门庆家中排名第六小妾。到了西门庆家她感到满足。一是两性关系上感到满足，二是得到宠而感到满足。可是她得宠并未恃宠生娇和潘金莲一样去排挤打击，欺压凌辱别的女人，而处事宽容，忍让来消释妻妾间难解的妒恨怨仇。她的忍让有时显得软弱，更显得愚钝，如第四十一回“潘金莲共李瓶叫气”，潘金莲打秋菊，李瓶儿分明听见指骂的是她，把两手气得冰冷，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回来问“你眼怎的红红的？”李瓶也不题金莲指骂之事，只说“我心中不自在。”这样她得宠本来就引起别人嫉妒，更何况她的软弱、宽容使其成为其他妻妾有恃无恐的胆大妄为的众矢之地。李瓶儿因得到西门庆的宠爱而遭祸，这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之间的嫉妒争宠是心然的，谁最得宠，谁就一定会成为嫉妒和仇恨的对象。争斗有时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从而上演着李瓶儿被气死的悲剧。

3、恃宠是春梅的悲剧结局的一方面原因，她只不过是个丫头，她先得到潘金莲的宠爱，而后又得到西门庆的宠爱，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她对西门庆家中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体验：在主子面前她是一个奴才，在奴才面前，可以耍主子的气派和威风。她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同类缺乏最起码的同情，相反她却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耍威风，她对孙雪娥、秋菊的态度令人不能容忍，她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常常助纣为虐，充当主子的打手和帮凶，第二十二回，“春梅正色骂李铭”里写她骂乐工李铭，李铭拿起春梅的手，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来，骂道，好贼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调戏我？贼王八你还不知我是谁！爹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贼王八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王八学不成唱了？第七十五回“春梅毁骂中二姐”骂歌女中二姐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你是什么总兵娘子不敢叫你！俺叫你唱那是抬举你起来，如今从新又出来了？你无非只是个千家门、万家户贼狗扬的瞎淫妇……韩道国那淫妇兴你我这不兴你，你好不好称早去。按李铭和中二姐都不是西门府里的人，身份地位并不在西门庆府内做奴才的春梅之下，但她骂人的威风和气势，却都俨然是一个主子，她那不正常的骄狂和肆虐，是西门庆对她宠爱和娇纵造成的。她恃宠骂人，其实本身就是做人的悲剧。她平日里恃宠逞威、得意、享乐，也正在孕育、发展着她的悲剧以至后来走上一条毁灭之路。

三、一个人如果过分的追求性那么她必然走向淫邪的恶途，必然走向悲剧的结局。《孟子·告子》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性和饮食一样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合理的，但人的性事，不仅有自然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还有社会性的一面。人的自然属性必须符合社会属性，性行为必须受法律、道德的约束。应该好色而不淫。《金瓶梅》中的女性都是对性有着特殊的兴趣，所以她们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可以说是悲惨的。

1、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道德的尺规，不管外在环境如何诱惑，只要本性坚持，应该不至轻易受外来因素的诱惑，偏偏潘金莲对性有特别兴趣，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潘金莲暑下洛兰汤”中提到“这位娘子，目光斜视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淫，虽居大厦少安心。”这段描述是说潘金莲本来就好色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是注定好的，套用一句现代白话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造就了潘金莲的不健全的性态度——狂放的性欲和放纵的性态度，她是一个生活于下层的市进井妇女，虽读过几年诗书，却既不受封建礼教的羁绊也没有道德观念的约束。武松闯进她的生活，她毫不犹豫地去勾引。邂逅西门庆，奸夫淫妇，一拍即合，为了满足淫欲可以和小厮琴童勾搭成奸。后来竟和女婿陈敬济通奸，所以潘金莲的悲剧不仅是一个被男人玩弄的女人，更可悲的是她又是一个玩弄男人的女人。西门庆就是由于过度淫欲而死在她怀里的。她是纯粹的肉欲，她对人世间缺乏起码的爱。其实爱才是真正救赎的力量。而她却轻易地放弃爱，选择了欲也正如此她死得也最惨。

2、李瓶儿追求性的描述是在招赘蒋竹山说明她在强烈的情欲中确实包含着淫浪的一面，在她迫不及待要嫁给西门庆时，恰遇西门庆有事受牵连，而将此事丢到了九霄云外了，她因此而忧思成疾，蒋竹山借看病之机，与她勾搭上，并招赘蒋入门后发现蒋竹山“中看不中用”根本不能满足她的情欲需求。继而真正能满足她情欲要求的人只有西门庆，所以重又嫁给西门庆，她的人生选择为强烈的情欲所左右，这种选择不仅草率，而又与淫欲相联系又很肤浅、愚昧和庸俗的同时也把自己抛向西门府这个罪恶的深潭，最后落得个活活被潘金莲气死的悲剧结局。

3、春梅的淫行与她的奴性是一致的，都是西门府那个罪恶之家给她的。她做了守备夫人后仍与陈敬济保持着奸情，以后淫行越发不可收拾，最后是死在年仅十九岁的一个看门家丁周济身上。她十分放纵自己的欲望和个性，从来不知约束和收敛。终因淫纵过度，得了骨蒸痨病而死，她的结局是因淫纵而死是纵欲身亡。对她来说，追求淫纵，就是一条罪恶之路，也是一条走向毁灭之路。

不只是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人，书中所涉及的几百个女性人物，几乎无一不是经历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生。这些人身份地位不同，但从肉体到灵魂都经受了人生的惨酷。即使西门庆的妻妾中能得善终的仅有的两个人吴月娘和孟玉楼，她们的人生同样是悲剧人生。孟玉楼是在尔虞我诈、充满嫉妒和仇恨的夹缝中走完她卑琐可怜的一生的。吴月娘的悲剧在于，她的人生幻想和她为此所作的全部努力的彻底破灭。

总之，《金瓶梅》所描绘妇女悲剧命运的生活图景，她们悲剧结局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政治、历史、家庭以及男权社会一夫多妻制下妻妾争宠，再有就是书中这些妇女都对性有过分追求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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